
9 月 16 日，平陆运河通航。100 多年前，《建

国方略》就留下了建设这条运河的构想。如今，

蓝图终成现实。

这是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人工运河，北起

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向南经灵山县陆屋

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长 134.2公里，按内河Ⅰ
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 5000吨级船舶，全线设马

道、企石、青年三座梯级枢纽。

通航前两天，《工人日报》记者在北京对话平

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澎，录制了这期

《听见匠心》播客。吴澎 1987 年从清华大学水利

系毕业，很快将迎来与水运工程打交道的第 40
年。以下是访谈实录节选。

不担心技术，担心“船太多”

记者：距平陆运河通航还有两天，您现在是

什么心情？

吴澎：很激动，心里相当有波澜。这两天平陆

运河的纪录片在播，又带着我把走过的路回顾了

一遍，有曲折、有艰难，也有很有成就感的地方。

记者：会有点忐忑吗？

吴澎：要说忐忑，技术上我基本不担心，我唯

一存着疑问的是运量：通航以后运输会不会非常

繁忙？是不是还有更大的船有需求走？如果需

求比较强烈，那就证明我们的规模当时定小了，

就得赶紧扩大规模。

记者：5000 吨级这个规模。

吴澎：对。很多人当时担心建成之后没什么

船走，我担心的是船太多。所以最早定下 5000
吨级的阶段，我们曾找武汉理工大学做船型研究

的团队重新论证船型。

记者：到底是定小了还是定大了，只能通航

以后再看。这不光是运河的问题，机场、

高铁站都有类似问题。

吴澎：只能再看。西江干线上广西

境内的长洲枢纽就是这样，一次建成两

个并行的船闸，闸室 34 米宽、340 米长，

当时预测的吞吐量够用 40 年，2015 年建

成，到 2022 年、2023 年就满了。规划和

设计之间这个度，很难拿准。

最难的不是技术，是达成共识

记者：这 个 项 目 您 是 什 么 时 候 接

手的？

吴澎：2019 年 9 月 招 标 ，更 早 是

2009 年，交通部的西部课题里就有这个

课题。

记者：后来遇到的挑战，比预想的大

还是小？

吴澎：那肯定大。还没有比较详细

的勘察、测量，在把地质条件和地形条件

搞清楚之前，你不知道它有多难。但最

难的还不是技术。论证过程中，我们推

荐的意见受到质疑，甚至要被否定——

这个才是最难的。技术问题，找到最好的方法去

解决，在现有基础上实现进步，我觉得都不难。但

你说有这么多货运吗？人家认为没这么多货，人

家要建小一点的运河，这才是最难的。

记者：怎么说服？

吴澎：需求分析不是我们院（中交水运规划

设计院）自己做，我们联合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

院下面的综合运输研究所一起做：现在适合走水

的大宗货有哪些、怎么分布，通了以后有没有经

济性——比如柳州，按三分之一走水，加起来也

有 1 亿多吨。也有人否定：这些货在铁路上走得

好好的，你把它拉过来，国家投的铁路不就白投

了？我的认识是：对企业来说，成本降了没有？

降了，赚到钱了，产品在国内市场、国际市场都更

有竞争力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记者：您说的“建小一点的运河”，具体分歧

在哪儿？

吴澎：航道等级。西江现在 2000 吨级刚通，

我说我的 5000 吨和他们的 3000 吨是对等的，这

一条就费了好大的劲。西江一年里水位最好的

时候能走 5000 吨，我这个靠船闸控制，一年 300
多天，水位基本是不变的。柳州过来一条船，一

路都是 5000 吨的船在跑，到了你这里走不了，你

就成了卡脖子。规模不是按最枯的水位定，也不

是按最好的日子定，要看持续时间。

“这个东西不能速成”

记者：马道枢纽有三个“世界之最”——世界

最大内河省水船闸、世界最高水头省水船闸、世

界运行速度最快省水船闸。什么叫省水船闸？

吴澎：就是带省水池的船闸。国内以前很少

见，我们牵头在山东小清河做过研究。平陆运河

为什么要省水？因为水不够用。西江流域水量很

大，但按规划，你不能往这个方向放，只能结合向

沿线城市供水。我们做设计的时候，已经打了一

条隧洞穿过分水岭，能放十几个流量出来。船闸

用水是什么概念？长乘宽乘水位差是一次过闸的

用水量；一天走十几次到二十几次，折成长流水，

按马道的设计水头大概相当于每秒七八十个流

量。而人家只能给你 24个流量，你不省水怎么办？

原理是：原来这么高的水头，放水是往下游全

放掉；现在我先往高位水池放一部分，再往中位放

一部分，再往低位放一部分，三级省水池把水存

住，最后只把剩下的一点放下去。下回船往上走，

就用存下来的水往回灌，差一点再从上游补，真正

用掉的，就是最后那一点。这样能省 63%。

记者：国内其他水运工程里没有这么用过？

吴澎：没有。国外有，我们去参观学习过。

但光说“大”和“高”没用，还要让它快。一般船闸

灌满一闸水要 13 到 15 分钟；我这里水头 29 米

多，还按那个速度灌，恐怕得 30 多分钟。我知道

的国外水头最高的是德国，23 米多，12 分钟灌完

三级省水池，所以我给自己定的攻关目标就是

15 分钟——29.6 米、30 米的水头，15 分钟完成输

水，最后做到了。

记者：光这一个设计研究了多久？

吴澎：输水系统设计，2020年就开始，一直研

究到开工以后，前后四五年，算上后期补充研究，5
年是有的。真正把结构和尺度定下来不动，差不

多用了两年，后面是优化。这个东西不能速成。

不是“能不能”，是“好不好”

记者：过程中有没有灵光乍现、一举突破的

时刻？

吴澎：没有，是个缓慢的过程。从一开始就

没有发现哪个点不攻克，这个项目就不成功。我

们都能成功，但要把它的水平提高。我心里想的

是 15 分钟，最后 18 分钟做到，算不算成功？没人

知道。

举个例子。有人说水不够用，得省水；那我

不用省水行不行？也行。最早研究的就是不用

三级省水池，建 6 个梯级，把 65 米落差平摊，一级

10 米，水直接往下放，也能建成。但 6 个梯级，船

过一趟多出 6 个小时，投资也高。后来我们一级

一级往下比：6 个减到 5 个，投资降了；5 个减到 4
个，又降了。比到最后，4个梯级是最省的。

记者：所以时间磨在哪里？

吴澎：磨在把各种可能性都试一遍，每一种

里再衡量参数——效率高了，成本可能上去了，

最后取一个平衡。整个工程都是这个理念：在安

全、经济、高效三者之间达到平衡。这一点在输

水系统上最集中，输水系统是船闸设计的魂。

记者：所以不是“能不能”，是“好不好”。

吴澎：是的。

记者：还有一个首创的技术：迷宫式缓冲套。

吴澎：那是武汉理工大学陈云教授团队做

的。我们的规范规定，液压缸的速度不能超过每

分钟 4 米，它基本等于阀门运行的速度。研究之

初，我们院自己掏钱先做速度研究，初步估算需

要每分钟 6 米，我说不行，你直接按每分钟 8 米做

尝试。最后我们要的是每分钟 16 米——规范是

4 米，这么大的速度，缓冲怎么做？他们想到利

用内部的液体，做出了迷宫式缓冲套。为什么能

想到这种形式，是他们专业上的事，我讲不出来，

但结果是成功了。

账不能这么算

记者：我查到的资料说，平陆运河的渊源最

早可追溯到明代嘉靖十五年，即 1536 年，钦州知

州林希元在主持纂修《钦州志》时率先提出“凿而

通之”，凿通内陆河道直连北部湾的设想。后来

是广西巡抚杨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并在

《舆图考》中标注了“自横州平塘江开渠导流，至

灵山达钦江”的路线。然后到了 1919 年，孙中山

在《建国方略》里提出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以钦州

为西南重要出海港。

吴澎：这个方向是对的，选线这个东西，你看

地形就明白：这一带是弯进去一块、又垂下来一

块，从这里挖到海，距离肯定是最短的，前提是出

海口就选在这儿。从平塘

江口向南，跨过分水岭，经

灵 山 、陆 屋 一 带 沿 钦 江 出

海，这个选线是最短的。

记者：在 水 运 工 程 里 ，

平陆运河是怎样一个地位？

吴澎：现 在 有 一 种 说

法：内河航运随着铁路、公

路的兴起慢慢被淘汰了，这

是历史规律。这是非常狭

隘的一种看法。现在内河

主要运什么？建筑材料大

概是第一位的。这些低值、

笨重的货，不走水运就只能

另 想 办 法—— 北 京 要 盖 房

子，说没有砂石料了，把北

京搬走不可能，只能别的方

式运进来，不就贵点吗？但

对钢铁厂，它就可以找合适

的 地 方 ，首 钢 不 就 搬 走 了

吗？这种作用老百姓感觉

不到。能感觉到的是集装

箱：一条 5000 吨的船，换成

卡车得 200 多辆。水运的短板是慢，但大宗货的

货主不怕慢，但需要准时，说好什么时候运到，到

了就行，这对他就有很大吸引力。

记者：打通断点的价值。

吴澎：对。到 2020 年为止，我们国家规划的

高等级航道大约 1.9 万公里，建成了 1.7 万公里

左右，特点是各大水系独自发展。现在谋划的

湘桂运河、赣粤运河，就是要打通长江和珠江之

间 的 断 点 。 有 人 问 我 ：平 陆 运 河 130 多 公 里 、

700 多亿，每公里 5 亿，比铁路贵多了，这账怎么

算？我说不能这么算：三峡水运新通道光船闸

就 500 多亿，位置也就 5 公里，1 公里 100 亿，值

不 值 得 建 ？ 可 它 一 下 把 上 游 近 千 公 里 、下 游

1000 多公里的航道能力都提升了。它带来的物

流不是这一段，是一整张网。从我们这里出海

到越南、柬埔寨，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比从珠江

口走近了 200 多公里。我不敢说它会成为另一

个大湾区，但规模小一些、非常欣欣向荣，是可

以期待的。

没有天花板

记者：入 行 快 40 年 了 ，您 设 计 了 多 少 个

项目？

吴澎：大大小小几十项是有的。要说代表

作，上海的外高桥港区、北方的曹妃甸港区，我都

比较自豪。曹妃甸是从无到有。孙中山在《建国

方略》里提出过在这一带建“东方大港”，当时唐

山港务局的局长每回做前期论证，都给专家每人

发一本《建国方略》。那个甸子最高潮位时只剩

下一个 4 平方公里左右的小岛，离岸十几公里。

第一个码头投入运行之后，有人给我寄过一张明

信片，意思是：在曹妃甸这张白纸上，你是画下第

一笔的人。

记者：现在曹妃甸发展得怎么样？

吴澎：唐山港那个时候在国内没什么地位，

曹妃甸的第一个矿石码头投入运行后，曹妃甸港

区的货运量就超过 1 亿吨了。做曹妃甸规划的

时候，我提出能不能规划为主要港口，但最后没

有把它列入沿海主要港口。现在按吞吐量算，唐

山港是世界第二大港。

记者：您干这一行，到明年就满 40 年了，中

间有没有干烦了的时候？

吴澎：没有。倒是（20 世纪）90 年代项目少，

觉得没什么意思。每个新的课题都会带来新的

挑战，我对这些很感兴趣。像我做的第一个船

闸工程，是京杭运河山东段的两个船闸——枣

庄的万年闸船闸和济宁的韩庄船闸，让我负责

闸 首 设 计 和 输 水 系 统 的 计 算 。 当 时 也 没 有 师

傅，就是自己摸索着来。我的长处是干错了以

后 ，隔 一 段 时 间 自 己 忽 然 想 起 来 不 对 ，赶 紧

纠正。

记者：所以您一定是还很享受这个过程，然

后很想继续再干一些项目，是吗？

吴澎：我现在还继续干着，还想攻破技术难

题，例如更高水头的船闸建设。

记者：做了这么多年还想做，做工程的乐趣

在哪儿？

吴澎：在做的过程当中找到你的价值，这就

是激励你不断往前走的动力。我不认为有人天

生就喜欢画图。乐趣绝对是在你这张图画好了，

有人认为你里面的某个点的创造真有用、真帮上

了他，你自然感到你存在的价值。

记者：前面您提到古时候手艺人不受重视，

作为一个干了快 40 年水运工程的手艺人，您如

何理解匠心？

吴澎：我理解它跟职业道德大致是一个方

向：你从事这个职业，追求的目标有一些基本要

求要做到；如果说到匠心，是不是在这个方向上

不断追求更好。

记者：对水运工程来说，“更好”意味着什么？

吴澎：更安全、更经济、更高效，再加上一个

更可靠。可靠这一条，我们现在跟国外相比还

有明显的差距。我们的船闸，现在认为 5 到 10

年大修一次，把水抽干，把坏的地方补一补。没

有人算过账：如果这个地方运输非常繁忙，你停

一个月，给企业造成多大损失？我们的技术能

不能发展到 50 年修一次？离这个还很远，这是

将来我一定要努力实现一点进步的方向。所谓

可靠就是不能老停航。法国有一个指标，一年

里累计停航不能超过 30 多个小时；我们现在是

多少？没有统计：大修一次 30 天，中间还有中

修 ，小 修 几 乎 每 年 都 有 ，临 时 故 障 没 人 统 计 。

所 以 别 说 30 多 个 小 时 ，能 做 到 30 多 天 就 不

错了。

记者：总之是精益求精。

吴澎：没有天花板。现在网络上到处套用

“天花板”——这是这个的天花板，那是那个的天

花板。没有，你要说好，还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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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匠心绘制百年长河
——对话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澎

本报记者 蒋菡

《听见匠心》是工人日报出品的深度人物访

谈播客，对话那些把一门手艺做到极致的人。

他们的故事，带着独一无二的指纹和时间的

印记。我们用对话，见证“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所淬炼出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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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0月 15日，夜幕下的平陆运河企石枢纽工程工地。 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2024 年 10月 15日，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工程工地，工人正在人工清理运河

底部软性物质。 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